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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些日子，深圳一位「博士後」

「下崗」，引起媒體和輿論廣泛關注。

但是一些朋友引伸出去，認為凡博士

就不該讓下崗，這就有點偏頗了。

我國的學位制度，在本世紀中期

中斷，30多年以後才重新建立。20年

來，學位制度對於教育發展、科學技

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

貢獻，有目共睹。和世界著名學府培

養出來的博士比較，我們自己培養的

少數出色的博士毫不遜色，他們是中

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但是，有制度建設，就可能出現

制度下的嬗變和異化。即使在發達國

家，同樣是博士學位，含金量也可以

相去甚遠。在我國，這種含金量參差

不齊的情況看來更加厲害。在一些熱

門的博士點，博士生可以「批量生

產」，一位博士生導師居然可以每年招

收近十名博士生，麾下在學的弟子，

經常保持20多人的大隊伍。博士生訓

練講究基礎理論和課題研究，人們不

禁要問，有那麼多博士水平的課題可

做嗎？在一些冷門的博士點，可能計

劃招生五人，但是卻只有三個考生報

名。按照未必成文的制度，連續兩三

年招不到合格博士生的博士點，將被

亮黃牌紅牌。事關博士點的生死存

亡，要把這幾個難得的考生招進來的

激勵自然很大。這時候，能不能招到

學生是硬道理，合格不合格反而變成

軟道理。

難怪有人說，現在在國內一所比

較好的大學5，可以預期70%的本科

生素質比較好；到了碩士生，就是

40%；至於博士生，大概20%左右。

這當然不是準確的統計，但是環顧四

周，你的確可以發現，當年考不上好

的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四年以後考上

了名牌大學的研究生；當年學位課程

難以通過的碩士生，三年以後成了名

牌大學的博士生。「英雄不問出處」，

我們並不排除個別學生當初考壞了以

後才發揮出潛力這種情況。問題是上

述情況相當普遍，並非個別。這就應

該發人深省。

我自己有不少這樣的實例。有一

位不敢參加我的碩士生學位課程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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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5，到我們學院求職，當初不懂的

那些中級水平的東西，現在還是不

懂。這樣的博士，當然沒有資格到我

們學院任教。

話說回來，那少數優秀的博士

生，出類拔萃，是我們學術的希望所

在。這樣的博士，可惜並不很多。

二

「教授不教，講師不講」，那是20年

前的一種概略說法，抱怨大學5不重

視本科生教育的現象。在那個年代，

因為職稱體系是「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

校」的制度設置，全國的大學已經多年

沒有職稱評定和職稱晉升，所以教授

和講師都是大學教師隊伍5面的稀有

動物。那時候，在課堂上為本科生上

課的，多是中青年助教。

今天，由於職稱制度和包括教師

在內的職工終身制並行實施，大學5

職稱分布的情況完全變了。在許多大

學，正副教授已經佔到教師的一半，

行政甚至後勤系統的書記處長們也兼

領研究員之類的學術職稱。不少教授

不必忙教學的事情，特別是不忙本科

生的教學工作。現在出來一種時髦的

說法，叫做「研究型的大學」，由於理

解有偏差，似乎「有本事」的教授應該

專注於學術研究，而不是上課，特別

不是給本科生上課。不重視本科教育

的情況，如果不是比過去厲害的話，

至少是依然故我。

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一些朋友

聽說我一直給本科生上課，反而覺得

不尋常。在他們看來，我從副教授晉

升為正教授已經超過十二年，按照中

國特色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確定博士

研究生導師資格也已經六年多，怎麼

會「甘於」給本科生上課呢？

其實，我給本科生上課，並不像

有些人可能想像的那樣，出於「奉獻」

之類太崇高的動機。我給本科生上

課，學生固然得益很多，我也得到很

大樂趣。這樣的教學，是「雙贏」的愉

快境界。不僅是我，其實許多老師都

有過這樣喜悅的體驗。

原來正如前述，在當今中國的大

學5，本科生的素質最整齊，碩士生

就沒那麼整齊，博士生則更不整齊。

本科生入學要通過相當嚴格的統一考

試，再加上本科是沒有專門的「導

師」，學校和教師對本科生入學篩選的

影響就比較小，所以本科生的素質比

較整齊。碩士生入學考試範圍比較

窄，導師對考試和錄取的影響就相當

大，還有迄今仍然實施的「度身定做」

的所謂「單獨命題」考試。具體導師面

對十幾個或者上百個考生，他的酌情

權就比較大，這和面對幾萬考生很不

相同。至於博士生入學考試，有時候

簡直是因人施考，還有許多「在職」的

即業餘的博士生。各個學校都有千方

百計擴大招生規模的動力。

讀書教學幾十年，我深切體會一

個人已經學得的知識多少和他獲取知

識的學習能力的高低，不是一回事。

我寧願要一個悟性好的聰明孩子，不

願意接受一個知道很多東西但是理性

思維能力貧乏的成人。不瞞你說，前

幾年我給本科生開的「微觀經濟學」和

給研究生開的「微觀經濟學」，實際上

講的都是一樣的東西，相當於發達國

家一流學校本科生「中級微觀經濟學」

的水平。但是本科生的回應明顯比研

究生好，考的其實是一樣的題目，本

科生的成績也比研究生好。這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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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是因為他們總體的基礎和能力

不允許我對他們講比較高深一點的東

西。

三

我喜歡給本科生上課，還是自己

當年老師榜樣潛移默化的結果。

1959年秋天，我從廣州到北京大

學數學力學系數學專業讀書。一年級

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課、政治學習和

俄語、體育之外，實質的主課是數學

分析、解析幾何和高等代數這三門。

數學分析由閔嗣鶴教授主講，數學、

計算數學和力學共六個班一起上大

課，習題課分小班上。我們的習題課

老師兼級主任，是優秀的年輕助教周

巢塵。主講解析幾何的是姜伯駒，主

講高等代數的是丁石孫。

丁先生後來出掌北京大學，是著

名的數學家和教育家，現在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先生講代數，

一板一眼，言簡意賅，句句珠璣。他

是最富課堂藝術的老師，精妙全在語

言，絕無誇張的表情或動作。聽他講

課，真是一種享受。姜先生當年只有

20多歲，在科研上已經做出世界同行

矚目的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

院頭一次增補學部委員（後來稱為院

士），他就當選。周巢塵老師在十年前

也榮任中國科學院院士。

至於閔嗣鶴教授，那真值得多

寫幾句。數學那麼多學科，中國的

數學，曾經最接近世界水平的，應該

是數論。20多年前陳景潤的概稱為

「1+2」的研究之所以能夠宣傳得家喻

戶曉，背景是他在嘗試攻克「1+1」這

個迄今認為難以解決的數論問題的路

途上，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在我

國，數論的大師是大名鼎鼎的華羅

庚，第二號人物就是閔嗣鶴教授。話

說陳景潤的論文寫好以後，需要一位

足夠權威的專家審閱確認，閔嗣鶴教

授就是最後拍板的人物。

大牌教授上基礎課，也是其他一

流大學的制度。中國科學院1958年在

北京開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短

短幾年5面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出色的

人才，其成功經驗，就是由科學院的

大牌科學家為一年級新生上基礎課。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專業頭三屆學

生，分別由華羅庚、吳文俊和關肇直

三位教授親自在課堂上調教，他們當

時已經是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自然科學獎的

頭三個一等獎，分別由華羅庚、吳文

俊和錢學森獲得，他們獲獎以後，都

曾經比較長時期地在中國科學技術大

學教學的第一線上耕耘。

現在一些人認為，高水平的教師

應該專注於研究工作，研究做不上去

的，才去上課，特別是基礎課。這種

錯誤觀點，對於我國的高等教育危害

很大。當今世界許多著名大學，比如

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都規定所

有現職教授都要同時給本科生和研究

生各開一門課。

本文意在提出大牌教授比較少上

基礎課的現象，以期引起關注。但是

即使現在，即使是在廣州，即使只說

數學，還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師長，

例如陳銘俊教授、左再思教授、鄧東

皋教授和其他一些教授，辛勤地在基

礎課教學的第一線工作。有這樣志同

道合的朋友，我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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